
潘 天 寿 有 两 方 极 为 钟 爱 的 闲
章 ， 一 枚 名 “ 一 味 霸 悍 ”， 一 枚 名

“ 强 其 骨 ”， 鲜 明 地 昭 示 了 这 位 大 师
的艺术风格与美学追求。

潘天寿说：“吾国绘画，以笔线为
间架，故以线为骨 。” 观 其 笔 下 的 草 木
山石、万物生灵，极尽直线、长线、断
线 ， 鲜 有 柔 美 曲 线 ， 下 笔 如 刀 ， 雷 厉 风
行 ， 仿 佛有一股刚烈的气势和倔强的生命
力喷薄而出。

在他眼中，“浙地山水，沉雄健拔，自是
本 色 ”， 诗 画 江 南 ， 不 仅 有 “ 秀 ”， 更 有

“雄”，深山绝壑、山花野卉这些不入传统文人
画眼的题材，都是他钟情创作的对象。

他的作品 《记写雁荡山花图》，画面中只有
一块巨石、数簇野花与两只青蛙，却以鲜明的绘
画 风 格 ， 凸 显
了 山 花 野 卉 的
坚 韧 品 质 ， 人
们 能 从 中 感 受
到 溢 于 整 个 画
面的骨气雄风。

这 种 强 悍
的 “ 艺 术 筋
骨”，与潘天寿
的 成 长 经 历 密
不 可 分 ， 是 从
滋 养 他 的 浙 江
山 水 中 孕 育 而
生的。

1897 年 ，
潘 天 寿 出 生 于
宁 海 县 北 郊 冠
庄 村 的 书 香 世
家 。 父 亲 潘 秉
璋 是 当 地 秀
才 、 乡 长 ， 从
小 家 庭 教 育 十
分 严 格 。 深 受
乡 贤 、 明 代 方
孝 孺 士 大 夫 精
神 的 熏 陶 ， 潘
天 寿 既 温 润 又
硬气，这也成了他性格的底色。

在别人眼中，潘天寿有一种“痴”。儿时的他，喜欢
往山野里跑，常常对着山、对着水可以发呆大半天。雷
婆头峰就是他儿时放空的乐园。他说，自己是雷婆头峰
上的一块岩石，要日夜守护雷婆头峰，在祖国需要的时
候奉献给百姓。

这块不起眼的“顽石”，在雷婆头峰的滋养下，生出
懵懂的艺术灵性。

他 的 学 艺 生 涯 ， 几 乎 是 自 学 成 才 。 从 临 摹
《芥 子 园 画 谱》 起 步 ， 又 在 千 百 次 的 笔 墨 锤 炼
中，与古代大师神会意通。18 岁的他，以高分成
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触了不少开
一代风气的学者，在新文化思潮中树立了“艺
术报国”的信念。

1923 年，潘天寿由朋友引见，结识了 80 岁
的吴昌硕，两人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潘 天 寿 曾 感 慨 ， 自 己 年 轻 时 候 如 野 马 驱
驰 、 不 受 缰 勒 ， 只 有 昌 硕 先 生 知 道 其 缺 点 。

“年仅弱冠才斗量”，正是吴昌硕看到了潘天
寿温润外表下的刚硬耿直，也为其强烈个性
所折服，并对其谆谆教导。

在不断磨砺下，潘天寿脱去浮在表面的
“狂野”，不 断 在 传 统 文 化 中 寻 找 绘 画 根
基，把自己性格中“霸悍”的特质向内引
导，从而打开了中国画的新格局。吴昌硕毫
不掩饰自己对潘天寿的欣赏：“阿寿学我最
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

当时流行的传统“文人画”内敛蕴
藉 ， 重 气 韵 ， 不 重 力 量 ， 多 为 文 人 雅
集 遣 兴 。 而 潘 天 寿 独辟蹊径，自成一
家，重骨气，追求雄健霸悍。

这 种 艺 术 灵 性 ， 在 另 一 座 奇 峰
—— 雁 荡 山 得 到 了 生发。1955 年至
1963 年，潘天寿多次到雁荡山采风，
创作了 《雁荡写生图》《小龙湫下一
角》《梅雨初晴》 等杰作。从雷婆头
峰到雁荡山，潘天寿在浙里山水间完
成了一次艺术的攀峰。

尤 其 是 《灵 岩 涧 一 角》， 山
花 杂 草 ， 乱 石 幽 壑 ， 静 水 无
纹，境界开阔。他的画能从小
中见大，平中见奇，真是大匠
运斤，无斧凿痕。

他 在 雷 婆 头 峰 的 乱 石 嶙
峋中启智，在雁荡的绝壁深
涧中悟道，在浙江的山川草
木 间 ， 胸 中 生 出 丘 壑 万
千，笔下气韵成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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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

为中国画“强其骨”
厉晓杭 茹雪雯 钟海雄

距宁海县城大约七八公里有一座小山，名为雷婆头峰。此峰貌不惊人，却是国画大师潘天寿儿
时的乐园。

他曾风趣地说，自己就是那雷婆头峰的一块石头。登峰远眺，造就了他浩然正气的博大胸怀；山
石草木，滋养了他雄强霸悍的笔墨精神。

谁想到，这块不起眼的“顽石”，竟蕴藏着不世出的硬气与骨气，石破天惊地开辟中国绘画艺术
道路，守住了东方笔墨之魂。

半生沉浮，一生坚守，潘天寿造就了格局宏大、雅正壮阔的艺术风格，让中国画熠熠生辉。
中国画何以画出大气象？一代大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走近这位百年巨匠，需看他如何从雷婆

头峰攀上东方艺术高峰，练就一身高风峻骨。

如果“一味霸悍”是潘天寿的艺术
追求，那么“强其骨”就是他为中国画
接续生命力的生动注脚。

他说：“骨须有骨气，骨气者，骨之
质也，以此为表达对象生生活力之基础
也。”

“中国画能不能画大画？”“中国画有
没有世界性？”⋯⋯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
景下，中国画的价值一度遭受质疑。一
部分人试图用西方的绘画理念，来改造中
国传统绘画。但潘天寿始终坚持：“中国
的绘画，实处东方绘画系统中最高水平的
地位，应该‘当仁不让’。”

在守旧与西化的双向涡流夹击中，他
力主师法造化，从古人之学、从自然之美
中 汲 取 精 华 养 料 ， 诗 、 书 、 画 、 印 等 诸
学，既可独立成章，又能合璧入幅，真正
做到了“既精且新”。

2015 年，长 1.82 米、宽 1.41 米的 《鹰石
山花图》，拍出了 2.79 亿元的天价。这幅创
作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作品，是他艺术生涯
的巅峰之作之一。吴冠中曾评价：“他的大幅
作品是真正的巨构，中国国画家中，真能驾
驭大幅者，潘天寿是第一人。”

1956 年至 1966 年的黄金十年中，潘天寿
创作了一大批大气磅礴的大画。他的家人回忆，
在位于杭州南山路的家中，每次画大画之前，潘
天寿总要在地板上铺上很多旧报纸，再把特大宣
纸铺在上面。他的思维很敏锐，经常一边研墨一
边构图。墨磨好了，他的画也构思好了。

潘天寿常说：“先造险，再破险。”这背后，
其实包含着复杂的立意、构图、面积分割等创作
过程。他喜欢从高处、远处、大处立意，用食指
蘸 上 墨 汁 ， 慢 慢 地 在 纸 上 作 画 ， 花 、 鸟 、 山 、
石，在推抹勾勒之间，极富意趣。在他的笔下，无
论山花野草、苍松健翮、新荷老梅、巨石修篁，都
充满了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潘天 寿 很 喜 欢 画 牛 ， 在 巨 作 《耕 罢 图》 中 ，
水 牛 就 占 到 了 三 分 之 一 的 内 容 。 水 牛 静 卧 在 水
中 ， 透 露 着 一 股 敦 厚 气 息 。 他 突 破 了 传 统 中 国 画
追求闲情逸致的意境，而在作品中表现出蓬勃向上
的力量。

在 《飘散了的记忆——回忆我的父亲潘天寿》 一文
中，潘公凯如此描述潘天寿
作画的场景：“他有许多作品
是用一丈二尺宽的特大宣纸
画成的，他在地板上先铺上
报 纸 和 画 坏 的 旧 纸 ， 再 将 大
宣纸铺上，然后脱了鞋，只穿
袜 子 ， 在 纸 上 走 来 走 去 地 勾
稿。”

作画时，潘天寿从不让任何
人做帮手，坚持自己一个人完成所
有的工作。潘公凯如此评价：“他
画 大 幅 创 作 ， 大 多 不 勾 小 草 稿 ，
总是直接在大幅宣纸上布置勾稿，
不论多大的画面，他都能牢牢地控
制住总体的布局和气势。他的书法
和印章，都以‘骨’见长，刚劲奇
崛，个性强烈。”

画大画，正是潘天寿勇于扛起对
中国画创新发展的重任。他将文人闲
趣的花鸟虫鱼融入巨幅绘画中，以墨
的豪放、笔的浓烈来完成中国传统绘
画的创造性转型，赋予中国画全新的
精神面貌，开创出一个雄强的时代、一
个民族的高峰。

二
民族文化之骨，如何强？这一命题，潘天寿用一生探

寻，也用毕生作答。
“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

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
潘天寿倾注于艺术教育，为的就是振兴民族之艺术，复

兴民族之文化。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对于本国绘画的现代研究几乎依赖

西方和日本的经验，成体系的理论研究近乎空白。1924 年，
潘天寿在上海美专任教期间，与诸闻韵等人开创中国画系，
并着手编撰 《中国绘画史》。

整整两年，他一门心思投入编撰工作，从无到有，对中
国绘画进行系统性梳理、总结。这本著作甫一问世，便在艺
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被全国美术学子奉为圭臬。

从 1926 年的初版 《中国绘画史》，到 1928 年的 《中国绘
画史略》，再到 1936 年 《中国绘画史》 的再版，潘天寿不断丰
富、修正自身理论，树立起属于中国的、民族的绘画史观。

精深的艺术史研究和深入的绘画实践，使潘天寿始终葆
有对中华文化的充分自信。他倡导中西艺术“拉开距离”“两
峰挺立”，在当时树立起民族文化独立的轴心，为中国画的时
代创造擎起一面旗帜。

正如潘公凯所言：“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他世界观中极可
贵的部分，也是他思想感情的主要基石。在他的内心，中华民
族的伟大精神是具体的，切实的，几乎可以触摸得到的。他把
自己的艺术看成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延续中的一小部分，他
力图以振兴民族文化来振兴民族精神，尽力使自己的艺术无愧
于养育了自己的祖国和民族。”

甘为人梯的潘天寿，一直坚持教育救国，是无数年轻人从
艺道路上的“领航人”，却一直自谦是一个“教书匠”。

从“艺术小我”走向“艺术大我”，潘天寿并没有把自己只
当做一名艺术家，而是与诸多爱国人士一样贡献自己的力量。他
先后于多所学校任教，更在抗战时期随学校不断辗转奔波，培养
了一大批美术人才。他说：“艺术有两类，一类是小道，它娱人
眼目，另一类是大道，它震撼心魄。”

在重庆璧山，他对学生谆谆教导：“我们救亡图存，无能为力，
只有像泰戈尔那样——文化救国。”

1944 年，正值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潘天寿受教育部两次来电邀
请以及师生的请求，辗转奔赴重庆磐溪，出任国立艺专校长，同时兼
授国画课程。

在颠沛流离当中传承文化艺术，成为对知识分子的重大考验。在
校期间，他主张民主办学，以人格魅力和个人信誉撑起学校，一直坚
持到抗战胜利。当时，国立艺专聚集了一大批艺术教育人才，林风眠、
倪一德、吴茀之、谢海燕等中西画家云集，出现了中兴局面。

在教学上，潘天寿更是诲人不倦，时常勉励学生立德好学，树
立远大抱负。他认为，“中国画向
来重气韵、重意境、重格调，同
中国的诗一样，靠的是胸襟、学
问、修养”。

他的学生郝石林回忆，潘老上
课注重启发式教育，强调师其意不
师其迹，尊其理不限其法。

他 还 主 张 中 国 画 专 业 中 的 山
水、花鸟、人物分科教学，设置书
法篆刻课程，并建立了中国画教学
的新体系。

书法泰斗沙孟海在回忆文中写
道：“前几年学院招收研究生，内有
书法篆刻五名，这在全国范围内还不
曾有过。当年潘先生在书法教育方面
所做的努力，是有预见性的，是难能
可贵的。”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潘天寿看到
了一个时代的大语境，他身上既有着
道义和担当，更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
使命感与责任感。这份赤诚之心，倾
注在他笔下雄强健拔的山河中，贯穿
在他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未有半分
消减。

三

高风峻骨画人生。
今年是潘天寿诞辰 126 周年。一代

大师，值得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
去纪念他。

今年 3 月，“宋韵今辉”艺术特展在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一时间迅速出
圈。

让观众为之着迷的，不仅是 800 年前
宋画中的湖山信美，更是宋韵的文脉传承
与创新之道。

“宋韵今辉”面向的是历史，立足的是
当代，指向的是未来。在展览集群中，“立
最高峰”这一主题展颇为引人注目，它呈现
了现当代绘画史上的一座“高峰”——国画
大师潘天寿如何回应传统，又如何别开生面。

宁海的牛、雁荡的花、西湖的荷⋯⋯潘天
寿笔下的浙地山
水，有传统文人
画 的 深 厚 积 淀 ，
也在闲适情调中
暗 藏 霸 悍 骨 气 。
这种骨气，既是
其作画之风，亦
是为人之道，可
谓以我之心观照
天地，以我之性
品类众生，方有
时代之气格、自
我之精神。

“ 画 贵 自
立 ”， 艺 术 创 作
的终极目标是出
新。他曾告诫学
生，不做“洋奴
隶 ”， 不 做 “ 笨
子 孙 ”。 所 谓

“洋奴隶”，是说
中 国 人 学 西 画 ，

“ 一 意 摹 拟 西
人，无点滴之自
己特点为民族增
光彩者”；“笨子
孙 ”， 则 是 说 中

国人学中画，“一意摹拟古人，无丝毫推陈出新足
以光宗耀祖者”。

观其画展，我们能时刻感受到潘天寿的独立
性。这种独立性，不是搞个人主义、山头主义，
而是他自己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独特见解，是敢
于对自我的不断打破与重塑，是从千百次的下笔
用墨中形成的独立个性，是不偏不倚、不沾不
靠、不蔓不枝的艺术创造。

知常达变乃艺术创作第一要义。在 《听天阁
画谈随笔》 中，他写道：“有常必有变。常，承
也；变，革也。承易而革难；然常从非常来，变
从有常起。”

他坚守中国画独有的表现特点，以铮铮笔线
树民族风格，同时以兼容并蓄之世界胸怀，将中
国画推向现代。可以说，师古不泥古，方能登临
高峰。

潘天寿纪念馆馆长陈永怡介绍，潘天寿
有很明显的自己的创新，有很强的时代气
息。近年来潘天寿纪念馆也一直致力于以
小 切 口 的 学 术 研 究 带 动 大 师 艺 术 思 想 传
播。“他坚守了中国画最根本的特点和高
度，但又推陈出新，在章法构图、笔墨精
神等方面进行了转化，融入了现代性的因
素。”

从 源 古 通 今 到 审 物 问 道 ， 我 们 看
到 ， 潘 天 寿 身 上 始 终 有 着 一 种 艺 术 变
革 下 的 文 化 自 觉 。 对 于 艺 术 家 来 说 ，
中 华 的 文 化 长 河 、 脚 下 的 大 好 山 河 、
身 边 的 百 姓 生 活 ， 是 俯 拾 即 是 、 取 之
不尽的灵感素材。

随着时代变迁，潘天寿除了创作
山 水 花 鸟 画 ， 也 在 不 断 拓 展 新 题
材 ， 呈 现 新 意 象 。 比 如 ， 他 画 过 歌
颂社会主义祖国的 《苍松》、反映丰
收景象的 《江南水满田》、描绘祖国
壮 丽 河 山 的 《雨 后 千 山 铁 铸 成》 以
及 《雷 锋 品 质》 等 作 品 ， 这 些 绘 画
作 品 诗 情 盎 然 ， 以 淋 漓 壮 阔 的 笔
调 ， 生 动 地 描 绘 了 一 个 时 代 的 新
风 貌 。

心 怀 “ 大 我 ”， 笔 下 才 有 大 气
象。从乡间少年到一代宗师，潘天
寿的“强其骨”，强在风格，强在
人格，更强在精神。他以高尚的品
质、渊博的学养、坚定的立场和
独创的风格影响了一代代人，具
有 超 时 代 的 凝 聚 力 、 影 响 力 和
生 命 力 。 大 师 远 去 ， 可 他 的 傲
然 风 骨 ， 始 终 引 领 我 们 不 断跟
随时代笔墨，找准自己的方位。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潘
天寿纪念馆提供）

四

潘天寿 《夏塘水牛图》，纸本设色，指墨，纵 142.7 厘米，
横367厘米，20世纪60年代作，潘天寿纪念馆藏。

宽2.65米、长6.85米的《光华旦旦》是潘天寿现存作品中尺
寸最大的一幅。

潘天寿 《浅绛山水图》，纸本设色，纵 107.9 厘
米，横109厘米，1945年作，潘天寿纪念馆藏。

今年 3 月，“宋韵今辉”艺术特展在中
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立最高峰——潘
天寿的常变之道”特展同步亮相。

（中国美术学院供图）

潘天寿作画。（资料图） 潘天寿给国画系花鸟班学生上课。（资料图）


